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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

【踏話頭】

　　對清朝乾隆年間，因為長久以來的積沙問題，予台江內海漸漸無法度閣繼續行船，到

清朝的光緒年間，五條港河道的積沙問題是愈來愈嚴重，所以這種特殊的海上貿易，就按

呢漸漸無出路、漸漸無法度閣做落去，河道邊仔的商行就一間一間關的關、倒的倒……。

毋過順著河道嘛有真濟店頭仔，因為經過規十年、規百年的發展，變成地方上主要的勢

力，親像做百貨的林家、做布行的蔡家……。

【第一章】

　　「老爺、老爺！大代誌啦！台北城出代誌矣！」那講那走，這个人是佛頭港附近真有

名的百貨店―「林百貨」―的辛勞之一，伊的名號做「福來」，蹛遮附近的人攏叫伊「福

來仔」。

　　「遐爾生狂，是發生啥物代誌ooh？」

　　「都老爺你吩咐我去辦公廳辦代誌啊，我去遐就聽著一陣人咧吵吵鬧鬧，才知影台北

城竟然予日本兵仔拍落來矣！」

　　「時間算算咧嘛應該差不多，這工總算是來矣。」老爺用真細聲的聲音講這句話，連

徛佇伊身軀邊的福來仔都聽袂清楚。

　　「遮離台北城天差咧地，準講有代誌嘛袂遐緊湠過來，無必要驚起來囥，做好你應該

做的工課就好。」老爺對福來仔講，做一个手勢叫福來仔去做伊的工課。

　　「是，老爺。」福來仔tìm一下頭，將衫的領搝(giú)予伊整齊就往商行行入去。伊真

相信老爺的能力，既然老爺都講毋免煩惱起來囥，按呢伊就放心looh。而且講一句較緊

的，「五條港」這个所在，根本就無人通好佮老爺做伙徛起，老爺講的話攏是著的。

　　林謀看福來仔行入去商行，頭腦閣開始動起來。

　　伊林謀蹛佇遮遐久矣，伊無想欲這世人干焦守一間阿爸傳落來的賣雜細物仔的店，就

算講這馬已經對細間的店頭仔，做甲變一間地方上真有名的百貨商行，生理、利純嘛攏真

好，毋過伊感覺按呢猶閣無夠，伊承認家己是一个真貪心的人。

　　「老爺，西門的蔡老闆拄才有派人過來，講你若有閒才通知伊過來。」林謀身軀邊上

蓋重用的助手，看著林謀行入來辦公室，隨對林謀講。

　　「你親身去請蔡老闆過來商行，講『計劃開始』，伊就了解矣。」

　　「是。」

小說戲劇 第三名臺灣閩南語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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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謀行到專門泡茶米茶的桌仔邊坐落來，一爿看外口中國式建築的假山流水，一爿咧

想伊紲落來欲按怎繼續行落去較好。

　　伊真清楚既然台北城已經出代誌，予日本兵仔侵門踏戶，紲落來莫講是台南，規个台

灣予日本兵仔拍落來只是時間的早慢問題。伊這馬欲做的代誌真簡單，就是趁台南猶未予

日本兵仔提去的時陣，替伊的後生做一寡伊能力內做會到的代誌，上無，伊嘛愛將林家幾

代粒積來的產業顧予伊好勢。伊心內真清楚伊紲落來欲做的代誌風險有偌大，毋過比起冒

險，伊閣較無法度忍受目睭金金看 林家的產業就按呢予日本人提去！

　　「老爺，蔡老闆來矣。」

　　「老大的，來來，請坐。」林謀做一个請坐的手勢，等身材淡薄仔粗勇的蔡老闆坐落

才綴咧坐落來。

　　「彼件代誌，你確定矣？」蔡老闆坐佇手工雕刻甲真幼的椅仔頂，將茶米茶捀

起來tam一喙。

　　「是，這件代誌，就勞力矣。」

　　「毋過……」

　　「老大，若閣牽拖落去，小弟就只好揣別人來鬥相共矣。」

　　「唉……好啦好啦，毋過你愛答應我，計劃開始了後，會記得準時寫批轉來報平安。」

　　「這是當然的。」

　　蔡老闆轉去了後過無幾工，這个佇五條港真有名的林家百貨商行，就傳出商行內底較有

價值的物件早就予人搬咧走，一寡金仔、銀票嘛攏予人偷提了了，這馬的林家百貨，干焦賰

一个空殼爾爾。而且聽講偷提遮的有價值的物件的人，攏是西門蔡家布行的蔡老闆主謀的。

【第二章】

　　這十外冬以來，「五條港」的名猶原予蹛佇這片土地的人記佇心肝頭，雖然日本人早

就將地名改成日本式的號名方式，毋過佇遮蹛兩、三代的人猶原袂慣勢叫這个所在號做

「永樂町」，抑是啥物啥物町。

　　「九爺，過幾工是老爺做忌，政府彼爿若親像有咧注意，咱敢是莫(mài)像舊年辦甲遐

遐……」一个穿插(tshah)親像商行總管的中年人，對坐佇廳裡太師椅仔頂的少年人講，而

且親像驚惹這个少年人受氣，話毋敢講予伊明。這个少年人雖然予伊叫做「九爺」，毋過

看起來差不多二十捅(thóng)歲的年紀。

　　「『遐』按怎，陳吉？」聽對方一句話講袂出喙，這个少年人就主動接對方的話講落去。

　　名號做陳吉的中年人看伊的少年主人心情那像袂 ，就應講：

　　「是，我是想講，因為警察已經咧注意咱矣，敢是這擺老爺的做忌就辦較秘密的？」

　　陳吉其實看袂出來伊的少年主人到底是心情好抑是毋好，因為伊毋管啥物時陣攏是笑

瞇瞇，予人掠無伊的想法。唉，若是講起伊，毋管是生長背景，抑是頭家本人的代誌，真

正是一捾 (kuānn)躼躼長，講都講袂煞！

　　這个少年頭家，名號做林九。商行內底的人，抑是有生理往來的店頭仔，攏叫這个少

年主人一聲「九爺」。雖然叫伊一聲「九爺」，毋過這个少年主人今年嘛二十一歲爾爾。

雖然干焦二十一歲的年紀，毋過聽商行內底對(uì)前一个頭家就蹛佇商行的前輩咧講，九

爺彎彎翹翹的心思，比起當年林謀老爺，會使講是「虎父無犬子」。除了用人用計的心

思，伊這个少年主人閣有一个話題嘛予真濟人咧討論，就是自林謀老爺彼代開始，因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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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愈做愈大，就有人咧傳講林家有佮古早的紅毛番濫過， 遮的下跤手人私底下嘛是按呢

認為，毋過無人去問事實的真相是啥物，因為經過遐久矣，這馬愛去關心、愛去注意的代

誌，絕對毋是遮的毋知是真是假的謠傳，應該是閣較重要的代誌才著。

　　「政府彼爿的看法，是真重要的代誌？」林九將手頭的數簿合起來，攑頭看陳吉。

　　「是因為遐的警察大人，這幾个月定來商行行踏，真濟人客驚惹著麻煩，有的路裡拄

就共我講起，希望咱商行會使處理一下。」

　　像 做生理的就無想欲佮警察大人有傷濟交插(tshap)，遐的普通百姓就閣較免講矣，會

使莫惹麻煩就盡量莫惹麻煩！雖然這个所在，林家的商行會使講是上大、上趁錢的，毋過嘛

是袂堪得遐的警察大人逐日來關心， 這間小廟，奉待袂起日本警察這个大佛啊！

　　「明仔載若是拄著彼幾个警察，你就將 請入來。」林九對徛佇身邊等伊發落的陳吉

講。

　　「是。」陳吉應好，看林九比一个離開的手勢，才行一个禮離開辦公廳。

　　林九看拄才陳吉徛的所在，雖然無講半句話，毋過目頭是愈結愈深。

　　「維持好關係，莫傷交插(tshap)……，阿爹，你敢知按呢是足矛盾、嘛真困難的？」

林九看伊提佇手內的數簿，若欲笑閣若毋笑。

　　伊，林九，佛頭港這kha兜仔的人攏講伊是好命囝，因為伊是彼个傳奇人物林謀的後

生，唯一的後生。講伊完全無需要拍拚就有予伊食三代人攏食袂空的家業通好繼承，完全

無需要煩惱。毋過，伊真清楚這馬有的金錢、這馬有的地位，是用啥物換來的！遐的物件

是阿爹的命、是阿母的苦，是伊林九去爭取來的！

　　若毋是蔡伯過身進前將當年的秘密講出來，伊林九無可能就按呢接收遐爾大的產業，

因為比起繼承產業，伊閣較佮意創新，毋過蔡伯將秘密講出來矣，伊無法度假講啥物攏毋

知來過伊的生活。將林家的產業繼續落去，是伊林九的責任。伊欲為阿爹、阿母，嘛為家

己，保護這个佇亂世之中的家業，因為，這是阿爹一世人的心血！

　　唉，當初時阿爹一直避免佮遐的日本人有交插(tshap)，所以才會選擇完全破壞性的冒

險，毋過，這馬毋是伊會使選擇欲插(tshap)毋插(tshap)的時陣，日本人攏揣對商行來矣。

凡勢，阿爹當初嘛無想著台灣的局勢會變甲這款的落魄，但是嘛可能知影規十年了後會變

甲這款，阿爹只是想欲看伊會按怎處理……。

　　林九那想那摸掛佇指頭公的手指，過了真久，輕輕仔的，笑出聲。

　　「這馬是真正分袂清，是日本人抑是咱父仔囝，咧創治對方矣。」

　　隔工，彼幾个日本警察果然閣過來商行，真濟人客嘛因為按呢走甲賰(tshun)無幾个。

陳吉看著警察大人，就照林九的吩咐，將彼幾个日本警察請到接待貴賓的大廳。

　　「真歹勢，浪費各位警察大人寶貴的時間，我是林九。」一个身懸真懸、年歲看起來

無偌大的少年家，行入來大廳，態度真謹慎咧對廳裡的眾人拍招呼。

　　廳裡的人攏看對伊遐，林九特別穿一軀se-bí-looh，這領se-bí-looh毋管是布料抑是手

路攏真幼，親像衫頂的刺花，遠遠看無偌明顯，毋過看會出來是真幼的手工一針一線thīnn
出來，se-bí-looh外套的橐袋仔，嘛刺著逐家攏捌的林家的家徽。

　　「你就是林九？」日本警察看著這个少年人結一个林家的家徽，毋是真正相信伊就是

林九，因為伊生做傷過少年，嘛無像生理人的款。

　　「我就是林九，大人，恁請坐。」林九伊真清楚這幾个日本警察會懷疑伊的身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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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附近商行的頭家攏是有一定歲數，而且行踏足濟所在的，差不多四、五十歲的人。先

莫講這幾个日本警察，拄開始五條港這个所在佮伊仝輩的人，仝款毋相信伊遐少年就會曉

huānn一間遐爾大間的商行，日本警察的反應，就佮進前遐的人仝款，無意義。

　　林九看著其中一个警察的官階，心內感覺有疑問，伊毋是真清楚為啥物警部會來佇

遮，毋過有這个機會，當然無可能放過。唉，想規暝嘛想無佮日本政府的關係欲按怎兼顧

較好，按呢只好來行一條可能較有趣味的路。

　　「林sàng（さん），這幾工來攪擾商行實在是不得已的，是阮需要恁的協助。」看林

九無講半句話，警部伊就繼續講。

　　「大人，講需要就驚承擔袂起，若是有林九會使出力的所在，自然是應該鬥相共

的。」林九摸伊掛佇指頭公的手指―這是伊咧想代誌的習慣動作―過無幾秒鐘，就對這

个警部講。

　　「陳吉，過來替大人奉茶。」林九對一直徛佇邊仔的手下講，眼神直接看入去陳吉的

心神內底。

　　「是，九爺。」陳吉應是，伊真歡喜這个少年頭家的計劃欲閣進一步，而且這个計劃

嘛欲開始矣，閣是用這款無偌勞民傷財的方式開始。

　　「這幾个月來，聽講幾位大人定來商行行踏，林九一直無時間親身來問各位有啥需

要，今仔日才會派手下請各位大人來，希望莫見怪。」林九講。

　　「我是岸本，請多多指教。」警部伊自我介紹，而且閣行一个標準的日本禮，伊阻止

林九回禮，紲落來繼續講：

　　「佇日本的時就聽過真濟永樂町的代誌，幾个月前有機會來遮服務，因為我真有興

趣，才會請幾个人tshuā 路。」

　　「大人來商行行踏，是林九的福氣，若是將來有啥物指教，閣愛麻煩大人直接揣林

九，商行是做生理的所在，驚大人佇遐較無人通好招呼。」林九微微仔笑，有意無意摸彼

kha手指。

　　「當然。日本政府非常歡迎優秀的台灣人變成日本人民，有閒阮會閣來，今仔日就先

到遮，再見。」警部閣對林九行一个禮，另外幾个警察嘛綴咧行禮。

　　林九送 到門口。

　　「林九，敢確定欲按呢行落去？」

　　伊問家己，毋過無想欲去思考答案是啥。

　　退路已經予伊家己封死矣，毋過嘛因為已經無退路矣，所以，伊才會使確定愛向前

行，算講伊知影是一條真歹行的路，嘛是愛繼續。

　　「阿母，我只是無想欲咱辛辛苦苦的家業閣按呢交予別人，尤其這擺一無細膩，是會

完全去了了的。所以我決定，佮 做朋友，閣較痛苦，我相信我嘛做會到。」林九看伊自

細漢就掛咧的手指，對過身無偌久的阿母講。

　　伊知影這馬佮日本人有交插(tshap)矣，艱苦的已經毋是去應付遐反起反倒的日本人，

艱苦的是面對佮伊仝祖國、蹛佇仝一个所在的人， 真熱情，嘛真袂落軟。

　　「九爺，夫人請你到偏廳。」一个人走過來佮林九講。

　　「你叫陳吉先處理伊的代誌，我才叫人揣伊。」

　　「是。」聽著林九的吩咐，伊就隨行對商行去揣陳吉。

　　林九看彼个其實佮家己年歲差不多的下跤手人，輕輕仔、感慨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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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憂無愁，好抑毋好？」

　　林九看遮起甲真媠(suí)的亭仔、流水，種了規片的花草。哈哈，樹仔是真的、水是

真的、石頭是真的、橋嘛是予人行的……。毋過，伊知影這攏是假的，遮毋是 所想的祖

國、毋是 熟似的台灣，凡勢應該講，這一切予伊感覺假的物件，攏是因為伊離無憂無愁

的日子傷過遙遠的關係。

　　林九慢慢仔行入去偏廳，一行入去就看著伊的某――陳蓮，坐佇太師椅頂懸。

　　「佇房間歇睏毋是較爽快？」林九看伊圓lìn-lìn的腹肚皮，斟一杯茶予伊。

　　「聽講你去佮日本人見面，想欲知影你的心情。」陳蓮按呢回答林九，伊毋是傳統的

查某人，除了讀冊，後頭厝嘛是做幾若代生理的人，嫁予林九了後，真濟生理上的代誌林

九嘛交予伊，這是 翁仔某互相的信任。

　　「我咧想，這个決定好抑毋好。」

　　「嘛好，嘛毋好，毋過確定矣敢毋是？」

　　「可能紲落來是一段無好過的日子。」林九那摸陳蓮的腹肚那講。

　　「先啉這杯蔘仔茶才閣講，這是特別為你準備的。」陳蓮摸林九的手，輕聲細說咧講。

　　陳蓮將蔘仔茶捀(phâng)到林九的喙脣邊。

　　「阿蓮，今仔日商行來一个叫做岸本的警部，計劃開始矣。」

　　「哈哈，為著這个家、為著咱的後一代，是必須按呢做。」

　　「多謝你遐爾支持我。」

　　「我才愛多謝你，無強逼我做我無想欲做的代誌。」

　　「我知影你真勇敢，毋是彼款的傳統女性，咱攏需要對方，尤其你愛知影，我比你需

要我閣較需要你。」

　　「阿九，我會一直佇你身軀邊。」陳蓮輕輕仔，卻是真肯定來對林九保證。

　　將彼幾个日本警察請入來大廳了後過無幾工，遮个日本警察嘛真無客氣閣行入門，甚

至指派一个真好聽的職務交付予伊。講這是啥物「榮譽職」，嘛是 日本人咧講的。這步

到底行著抑行毋著？

　　毋過，伊欲保護的是比伊家己閣較重要的物件，哈哈，是真正無啥物好方法矣，反正

伊嘛毋是啥物大仁大愛的君子，這世人的願望就是予某囝有通食有通睏、予林家莫敗佇伊

的手頭爾爾。「榮譽職」？伊嘛想欲知影，是啥物叫做「榮譽」！

【第三章】

　　昭和五年，西元一九三○年。

　　「阿母，你腹肚內底是小弟抑是小妹啊？」秀子看著陳蓮大大的腹肚，感覺真好奇。

　　「哈哈，阿秀仔，你斟酌看阿母的腹肚是圓的抑是尖的？」陳蓮那笑那問秀子。阿秀是

陳蓮佮伊的林九第一个囝，唉，時間嘛過了真緊，目一nih已經過遐濟年，阿秀都遐大漢矣。

　　「嗯……若親像是尖的neh。阿母，腹肚圓的佮尖的，有啥物無仝無？」

　　「若是阿母的腹肚看起來圓圓，按呢表示腹肚內底是一个小妹。」

　　「所以這擺阿母的腹肚尖尖，就表示我閣有一个小弟的意思。」秀子真緊就知影陳蓮

的意思是講這胎是一个查埔囡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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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咱阿秀足巧的。」

　　 母仔囝兩人就那講那笑，一直到秀子看著林九行入來房間。

　　「阿母，阿爸來矣，我先去無閒。」

　　林九佮陳蓮翁仔某看秀子竟然用走的走出房間，兩人相對看了後，笑咧笑咧， 攏知

影彼款笑代表啥物意思。

　　「阿九，囡仔真正是尊敬到驚你的地步矣。」

　　「這款結果毋是真好？」林九笑笑仔講，認為這種結果是值得歡喜的代誌，因為，這

是一開始伊希望演變來的。

　　「遮的囡仔會掠做你無愛 。」

　　「日本人仝款認為我袂愛我的囡仔。你認為囡仔的老父愛遮的囡仔無？」

　　「當然，無人比伊閣較愛伊的囝。」陳蓮笑笑仔將林九的手牽起來。

　　這个決定，是 翁仔某知影有阿秀的時就拍算好的。哈哈，講起來嘛真好笑，遐濟

年前無法度無做的「榮譽職」，予 林家除了錢財閣有地位，毋過這个無人佮意的「榮譽

職」，只是予 陪日本政府搬一場戲，一場無人欲看的戲。

　　表面上， 林家是歸化的台灣人，接手這个「榮譽職」了後，會使算講是主從關係。

毋過事實上，逐家攏真清楚台灣人是台灣人、日本人是日本人，只是無人欲講破這款危險

的關係。因為這種關係，真濟代誌做起來除了細膩閣是細膩， 愛維持的毋但是合作的態

度，上重要的是袂使予日本人發現會使脅逼 的人、事、物。 真清楚日本人需要 ，

嘛真了解，日本人需要 是不得已的。

　　商行的存在，就是予日本人逼不得已的原因。林家的商行佇這塊土地上徛起的時間真

久長，毋管佗一方面的資源，只要透過林家，攏真緊就會有消息、有幫助。所以，日本政

府就按呢揣來矣。當然，商行會使正常的運作是林九佮伊的責任，毋過真濟年以前，嘛變

成日本人的期待。日本政府毋知 的責任，驚 將商行放咧就走，所以一直有意無意的欲

揣出會使脅逼 的人、事、物，會使脅逼 的，真明顯就是遮的囝兒序細。

　　無人希望這款恐怖的代誌有一工可能會發生，所以 翁仔某決定製造一寡予人誤會的

情景，就予遮的囡仔掠做林九無愛 ， 佇林九的心內完全無地位……哈哈，雖然有時陣

看著這款結果，心肝頭攏會淡薄仔艱苦，毋過想著日本人就袂來注意遮的囝兒序細，這一

切就攏有價值矣。林九佮伊的願望真簡單嘛真困難， 只是單純的希望， 的囝兒會使佇

這个混亂的世面，平平安安來大漢，只是這个願望。

【第四章】

　　昭和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一年。

　　這波的皇民化已經真久矣，久甲愈來愈濟台灣人掠做家己真正是日本人矣。這波的改

革主要是欲愛台灣人講「國語」、穿和服、蹛日本式的厝、放棄台灣的民間信仰，佮放棄

拜祖先牌位的傳統，改去信日本的神社、而且逐工愛向日本天皇蹛的所在跪拜。日本政府

嘛佇舊年公佈改名姓的辦法，推動廢除漢人名姓，改日本名姓的運動。

　　林九看著幾年前改建的商行，伊知影家己這馬可能咧微微仔笑，毋過連伊家己嘛毋知

影為啥物伊咧笑。這幾年佮彼陣日本人來來往往，伊攏直欲袂記得伊是欲愛啥物矣。

　　「松林sàng（さん）。」一个穿標準的日本軍衫的查埔咧叫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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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林sàng（さん）。」伊看林九若親像無反應，嘛是態度謹慎閣叫一聲。

　　「有啥物代誌？」

　　講「國語」對伊林九來講毋是偌困難的代誌，聽「國語」嘛是真久以前就學會曉的，

只是，袂慣勢別人叫伊「松林sàng（さん）」。

　　其實這攏無啥，名姓對伊來講只是一種代稱，「林九」佮「松林　九」這兩个名，指

的是啥人逐家都真清楚。只是，真正真袂慣勢，毋過閣過一站仔，伊應該就會像遐掠準家

己是日本人的台灣人仝款，會真慣勢按呢的改變、會真慣勢一切攏變的新文化。

　　彼个軍人那講那將一張頓(tǹg)官印的文書交予林九。

　　林九看著頂懸寫的內容，是一份徵兵的命令。

　　「按呢我先告辭矣。」

　　「順行。」

　　林九看伊提佇手內的文書，看彼份徵兵的命令。

　　伊感覺悲哀， 遮的百姓為啥物永遠無法度脫離遐有軍權的人的惡性鬥爭？這馬來一

張徵兵令，是欲愛 台灣人提銃去彈仝祖先的人hiooh？
　　佮日本政府搬遐爾久的猴戲，伊早就感覺趣味性攏無矣、嘛感覺忝矣。

　　結束，伊是真正想欲結束遮的一切。伊真清楚日本人對頭到尾攏咧懷疑伊的家庭狀況，

也一直想欲揣出會使威脅伊的弱點，所以才會將伊對甲長一路升到做保正。表面上，伊有的

權力變濟矣，毋過實際上，是予日本人閣較會使用各種名義來商行、甚至是來厝裡行踏。

　　照戰爭的局勢來看，規模敢若會愈來愈大，日本政府可能連 國內嘛咧徵兵，這馬是

無法度矣，才會將心思動到根本無受過軍事訓練的台灣人身上。敢講伊干焦會使目睭金

金，看遮的人去送死hiooh？
　　林九摸伊自細漢就掛牢咧的手指，第一擺出現無能為力的眼神。

　　伊知影這毋是 的時代，嘛毋是日本人的時代矣。

　　日本的徵兵令動到台灣人身上，就表示這場戰爭到最後只驚無法度善了……這馬，伊

連家己的後生路都無法度保。

　　這是一个身不由己，戰亂的時代，苦的是平凡無辜的百姓。

　　昭和二十年，西元一九四五年。

　　日本人投降矣，真濟蹛佇台灣帶真久的日本人攏離開台灣矣。

　　 台灣人是應該感覺歡喜的，因為經過五十外年，台灣的主權總算是閣重新提轉來，

提轉來屬於 家己人的手頭矣。

　　伊這款心頭憂悶的感覺是無應該有的，無應該因為連續幾那工無看著遐討人厭的日本

人，就感覺心頭憂憂悶悶的。

　　一定是閣猶袂慣勢的關係。

　　台灣人這馬嘛是穿日本的和服、踏日本的木屐，改變的只是uì原本講袂輪轉的日語，

變共這馬會使光明正大咧講台語；本底拜日本人的神社，這馬閣將厝裡的祖先、神佛請上

神明桌。

　　 是台灣人，聽著台灣光復應該是愛感覺歡喜的。毋過這五十年來， 生活佇台灣這

片土地上，生活佇受著日本人統治的這塊土地上。中國這个國家，對 在地的台灣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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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是一个比日本閣較予人感覺生份的國家，毋過毋管 按怎想，這馬聽講中國欲派一寡

官員來台灣進行整頓，在伊看來，這就親像是歷史重演，無仝的只是日本人變成中國人。

毋過伊嘛知影，毋是每一个人攏認同這款的想法。

　　 林家行過遮艱苦的五十年，看過真濟風風雨雨，真濟代誌攏看開矣。 從來就無想

欲佮「官」有任何關係，因為兩枝喙只是代表言不由衷。

　　進前佇日本政府的統治下，起初是為著自保去認彼个所謂的榮譽職，對甲長一路升到

做保正， 林家一直無改變家己的立場， 真清楚家己是台灣人，真清楚 的責任、真清

楚日本人是按怎對待遐無權無勢的台灣人。 會使做的代誌真正無濟，干焦有法度佇 會

使顧慮著的範圍，予每一个台灣人過著平和安定的生活，予遐的日本警察無法度佇伊的範

圍內惹事。

　　伊從來毋捌想過家己有一工會佮敵人變成朋友，毋過這馬伊確實收留彼个人，彼个予

慶祝台灣光復的台灣人拍受傷的日本人。

　　「松林sàng（さん），我應該準備轉去日本矣，實在袂用得攪擾傷久。」

　　「咱二十外年的交情，莫講啥物攪擾無攪擾。」林九看著岸本警部的頭、手、跤攏是

傷，感覺真無奈，煞嘆一口氣。

　　「岸本，你敢會記得彼幾个拍你的人？」林九問岸本，岸本是佇這附近予人拍受傷

的，所以應該攏是蹛遮附近的台灣人才著。

　　「無要緊，就當做 是咧吐過去彼幾年的怨氣。」

　　「若是咱毋是佇這款時代熟似，一定真好。」林九閣嘆一口氣講。

　　「這是當然。毋管是阮日本人，抑是像松林sàng（さん）按呢的台灣人，攏是受政治

左右人生的可憐人。」

　　「哈哈，攏會過去的。」

　　「是，我拍算轉去日本了後，就轉去我的故鄉種田，無欲tshap任何世事矣，因為只有

平靜，才是上珍貴的。」

　　林九聽著這句話，搭著岸本的肩胛頭。

　　「平靜確實是上珍貴的，毋過咱用規半世人才知影這个簡單的道理。」林九講。

　　兩人同齊將囥佇桌頂的冬茶捀起來，互相共杯仔磕(khap̍)一下，一喙啉入喉。

　　「岸本阿伯，你欲轉去日本ooh？」一个查埔囡仔穿漢衫，毋過跤踏木屐行入來偏

廳，伊是林九上細漢的後生，阿吉。

　　穿tshah是這馬台灣人上時行的穿tshah。就算講日本人大部分攏離開台灣矣，毋過這幾

十年來，台灣人早就慣勢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真慣勢穿日本的木屐、睏日本的「榻榻米」，

這馬換中國來管台灣矣，真濟日本時代培養出來的習慣， 這馬是無法度講改就改的。

　　「著啊，岸本阿伯佇遮蹛真久矣，嘛是愛轉去厝裡看覓咧。」岸本將阿吉抱起來坐住

家己的跤頭趺頂。

　　「阿吉，恁岸本阿伯欲轉去日本矣，你敢無欲送一个物件予恁岸本阿伯做禮物？」林

九對阿吉講。

　　「阿爸，我會使送這个無？」阿吉將伊掛佇頷頸的鏈仔提落來，鏈仔頂有一个像手指

的物件。

　　「你知影這是啥無？」林九問伊。

　　「是有刻咱林家家徽的手指，毋過岸本阿伯真正足疼我，我想欲將手指送予伊，按呢



教
育
部
　
年
用
咱
的
母
語
寫
咱
的
文
學
／
用
恩
兜
个
母
語
寫
恩
兜
个
文
學

９７

555

就無人會閣烏白欺負岸本阿伯。」

　　「阿吉，這个禮物傷貴重矣，你愛好好仔留咧。岸本阿伯知影阿吉欲送我這个禮物，

就真歡喜矣。」岸本自然知影家徽的意義，因為 日本人仝款真重視家徽的功能。

　　「無要緊，岸本，這是囡仔的心意。」林九講。

　　「家徽的意義你嘛真清楚。」林九將阿吉的手指提予岸本。

　　「松林sàng（さん），為啥物你會使遐爾簡單就放下過去的恩怨？」岸本看囥佇家己

手中的林家家徽，感覺世事的變化真大。

　　「我只是延續頂一代的希望，這馬會使平靜是上好的。」林九講。

　　岸本真清楚彼款無奈，因為伊嘛是為著延續頂一代的希望，伊為父母加入軍隊，離開

故鄉綴軍隊來到台灣。離開故鄉的時才二十歲出頭爾，伊對家己的故鄉無真深的了解，毋

過對台灣這塊土地煞比真濟台灣人閣較了解。這个紛紛擾擾的時代，予伊、予林九，予每

一个人攏為著延續頂一代的希望，袂記得、嘛毋敢去想家己上欲愛的到底是啥。

　　「多謝你，阿吉，岸本阿伯將你送我的禮物好好收咧。」岸本摸阿吉的頭講。

　　岸本離開了後，就無閣來過台灣。嘛無人知影林九彼个去拍南洋戰爭的後生阿國是生

是死，所以， 就掠準阿國猶閣活咧，而且tshuā 著一个好的查某囡仔，快快樂樂活咧。

【第五章】

　　台灣光復已經三十外年矣，到伊林篤賓這代，林家的囝孫嘛湠過兩代矣。到這馬，篤

賓閣會記得伊拄欲讀高中的時，有一工佮阿公林九開講，阿公對伊講的話，阿公講「家和

萬事興」，是伊一世人想欲做煞做無好的代誌。

　　阿公講的「家和萬事興」，凡勢干焦阿爸一个人聽入去矣，嘛因為伊知影阿爸聽入去

矣，所以伊愈閣愛去做到這點，才會七叔啉酒鬧事，伊就代替阿爸去警察局保七叔出來；

八叔一个人蹛佇西港仔橋跤的療養院，伊就代替阿爸逐个月固定時間去看八叔。伊知影按

呢伊愛做的代誌真濟，毋過這是阿公的願望、這是阿爸的願望，就算講閣較艱苦，伊嘛是

會去拍拚。雖然伊毋是 這代的大孫，毋過伊是阿公上疼的孫，是阿爸的大囝，伊有伊該

盡的責任，有伊應該做的義務。

　　開始佇外口做工課，伊就知影伊的个性是啥矣，就親像往早阿公講的：「林家的人攏

真固執。」

　　這可能是一種天性，林家每一代攏會出一个將規个家族看比家己較重要的人，伊知影

到伊這代，彼个人就是伊。毋過伊袂像阿公彼款犧牲親情；袂像二伯為著這个家犧牲遐爾

大，因為時代已經無仝矣，這馬的時代是和平的、是自由的。雖然林家已經毋是彼个好額

的林家，毋過伊有閣較好的生活條件，伊應該好好利用、好好珍惜伊這馬有的一切。

　　「這擺去看恁八叔，敢有較好？」

　　聽著阿爸按呢問，阿賓將食飯的碗囥佇桌頂。伊看阿爸阿母閣有其他的小弟小妹，逐

个人攏等伊開喙。

　　「猶算袂 ，這擺去看八叔，伊閣算真清醒，知影我是啥人。」

　　「後个月，載我佮恁阿母去看恁八叔一下。」

　　「好。」

　　「恁八叔是將有家徽的手指予啥人矣，我哪會一點仔印象都無……？」

　　「阿爸，家徽真正有遐爾重要hi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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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个手指頂面刻的就是咱林家的家徽，有這个家徽就代表彼个人會使無條件受著宗

親的保護。」

　　「毋過這个時代，家徽對每一个人來講，攏毋是真有必要的物件矣。」

　　「毋是無必要，是因為無人閣去重視伊的存在。」

　　阿賓聽著阿爸講的話，想起遐的一kha一kha，囥佇銀行保險箱內底的手指。

　　阿爸 彼代，每一个人攏有一kha頂面刻林家家徽的手指，因為有手指代表這个人就

是林家的人，會使受到林家的保護。毋過伊知影的林家宗親，就是代表阿爸 這幾个兄弟

姊妹，因為阿公林九無其他的兄弟姊妹，講阿公彼代有啥物宗親是無啥可能的代誌。但是

關係宗親代表兄弟姊妹之間的團結性這點，伊遮的阿姑、阿伯、阿叔，看來是毋知阿公將

家徽交予 的用意矣。

　　未來，毋知敢有人會記得林家家徽代表的意義？

【全文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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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佩嫻

這是一篇連貫家族四代，由興盛行到衰微的故事，嘛是我寫我的家族的故事。本篇名稱的「松

林」，是以主角林九佇日本時代的姓來號的。因為林家一路行來攏是有聲有勢的，所以才會有

日本時代的「保正」通做，才會有後來台灣光復了後，林家的親成五十來佇咧鬧分家。這篇小

說的精神是「家徽」的意義，因為小說的背景主要是佇日本時代，家徽是一種真重要的精神；

後來因為「家徽」的精神無去矣，所以這个家族才會吵吵鬧鬧，最後煞演變分家。


